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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1966-）是美国本土裔作

家中的新生力量，被《纽约客》称为

“美国小说的未来”。他兼具诗人、

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等身

份，作品与流行文化结合紧密。他

的长篇小说《保留地蓝调》获得了

1996年美国图书奖；诗歌和短篇

小说集《战舞》获得2010年福克纳

笔会小说奖。

阿莱克西将诗歌视为创作重

点，第一部诗集《奇幻舞蹈之事：故

事与诗歌》广受好评，同年出版另

一部诗集《我要偷马》，两部作品揭

示了当代印第安人的生活挣扎和

困惑，同时阐释了诗人的诗学态

度。诗集《黑寡妇之夏》《一根棍子

之歌》等依然贯彻之前的诗意风

格，体现了多视角叙述及幽默表

达，在重塑读者对印第安文化的理

解上效果明显。

阿莱克西也是优秀的诗歌表

演家，作品具有强烈的表演性，不

少通常无法入诗的表述在他的诗

歌中频频出现。诗人认为诗意并

非超凡脱俗，它现实具体甚至看

似浅显，是情绪的载体。他传达愤

怒和愁闷更加直接，或许会被人

诟病在诗意上含蓄不足，但诗人

却将作品视为“奇幻舞蹈”，是身

体、情绪、精神的舞蹈，是更为畅达

和彻底的表达。

不少学者认为阿莱克西逐渐

卸除了展现族裔文化和传统的负

担，着力将叙事、形式创新和抒情

巧妙结合。细读他的诗歌，读者会

感觉到直接的口语表达并无陈词

滥调的平庸，倒有举重若轻的意

味。阿莱克西一直强调族裔身份的

差异，认为非本土裔作家关于印第

安人和文化的表述带有优势、权

力、殖民主义的感受。因此他的诗

歌首当其冲地想揭开美国民主的

虚妄。

阿莱克西的诗歌带有较强的

述行特点，即词汇和诗句能产生某

种行为效果，诗人和读者可以共同

参与其中。“西方文明介绍”一诗的

诗歌标题像知识普及，内容却是戏

剧化的故事叙述，读者仿佛跟随诗

人在西班牙海边的围城里参观，看

到诸多废墟，慢慢聚焦到一所破落

教堂，那里只剩墙面和一间叫不出

名的屋子。视线再转移，教堂外墙

上有一只金属篮筐对着大海，“我

以为它是用来游戏的”，“直到本特

解释说那篮筐曾装过敌军战士的/

头骨，并用来/有效警示不许再攻

击教堂”。这个述行效果微妙有效，

强烈影响了人们对文明的认识，情

绪转为惊愕中的倒抽凉气。试想，

宗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教堂是寻

求心灵安宁之地，可海边的篮筐却

被用来以骷髅头恐吓敌人，剧烈的

想象反差和期待落差自然搅动读

者的心绪。这里的目标读者是本土

族裔内外的，也是西方文明内外

的，无论是文明内的归属者还是文

明外的探寻者，它激发的反思动态

各异，西方文明的裂口被撕开，稳

固的认识被动摇，诗意由此产生。

有学者以阿莱克西的诗句对

其进行概括：“生存 = 愤怒 × 想

象”，他的诗意就是在质疑愤懑的

情绪表达中发挥想象力，让两者的

结合产生最大的效应，从而促进族

裔文化的发展和自新。人们会有这

样的疑问，如果族裔诗人中背负太

多社会责任，以艺术形式表达强烈

诉求和情绪，是否会牺牲诗歌的艺

术价值？是否从某种意义上扭曲了

诗意？诚然，政治是文化保存和复

兴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政治意愿和

自由长期受压抑的美国印第安人

而言尤甚。因而本土裔诗人的作品

从创作意图和诗人情感出发，无法

忽略或绕过政治目的，甚至时常是

诗歌的核心信息。面对文化断层、

身份危机、生存困惑，诗人必然会

通过诗歌途径寻求文化保存和传

统反思。本土裔诗歌自然沿袭了口

头吟唱风格，情感的直抒胸臆及述

行特征本身即本土裔诗歌的重要

特点。阿莱克西身兼诗人及表演歌

手，同时汲取西方经典诗歌的形

式，与部落传统相结合，突出特有

的诗意风格。他甚至以兼容并蓄的

结合方式，表达出印第安文化对西

方传统的利用，并发出质疑：究竟

是谁影响了谁？

关于影响问题，有人曾尖锐指

出，“最近30年来学术上的革命转向

是侧重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可

是这一过程的负面影响在于，这些

转向也削弱了学者对于诗学、韵

律、技巧等的关注。正如特里·伊格

尔顿所言，‘作品的文学性被忽略

了’”。但阿莱克西的诗歌因其独特

的语言节奏以及重复、平行、倒转

等运用，充分汲取了韵律、节奏、对

位、谐音、标点、跨行连续等诗歌技

巧，与情绪表达形成强烈共鸣，将

诗歌的声音效果强化，一定程度打

消了族裔作品轻诗学重政治的负

面批评。

以诗集《脸》中的诗歌“痛苦呼

唤我们关注世间万物”为例：诗题

巧妙变奏与引用了美国当代诗人

理查·威尔伯的诗句“爱呼唤我们

关注万物”，可现实生活中的印第

安人更多痛苦体验。诗人以一个身

处五星级宾馆浴室的男子为叙述

者，困惑不堪的“我”“望着那蓝色

的电话/在五星级宾馆的浴室中。/

我想该给谁打电话？”此后一连串

的身份令人迷惑：水管工、直肠科

医生、泌尿科医生、牧师……这些

英文单词之间有不同节奏和韵律

关系，既有押头韵的短促，又有尾

韵上的擦齿音，在朗读感受上更突

出“痛苦”；这些身份都有微妙的用

意，通过想象即可猜想这个身处五

星级宾馆的人其实困境重重，他似

乎无奈地逃避自己的家，因绝望而

任性，家中也许水管爆裂，而他或

许酗酒成性，陷入健康困境，常常

得看肠胃道疾病，生活放任或许也

造成泌尿系统的疾病，牧师更是他

困惑重重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告解

需要求助的人。诗歌简洁含蓄地道

出诗句外的丰富内容和复杂情感。

随后问题来了。“我们中谁能有幸

并最该/头一个被拨打？”痛苦中寻

找的诉求对象真是有幸吗？此处呼

应着诗题，而“我”挑选的是父亲，

之后一个跨行连接，情绪似乎来了

个大回转，表述的停顿和转折恰恰

暗示了“我”与父亲长期不沟通和

情感缺失。可更大的回旋转折和意

外在于，接电话的是母亲，当“我”

表示要与父亲对话时，母亲“喘息

着”，而“我”这才想起父亲（跨行连

接）“已经去世近一年”。

诗意的感动在于普遍情感的

共鸣，儿子自觉冒犯，而母亲一句

“没事的”，“我今早为他泡了一杯

速溶咖啡 / 就留在桌上—— / 就

像我，嗯，二十七年一直如此——

/ 我都没意识到做错了 /直到今天

下午”。亲情和思念、故人的缺席和

生活的悲凉等，都尽在不言中。这

段电话中的母子对话，以诗歌节奏

和结构加以凝练，不断揭示隐藏其

中的故事：儿子生活中诸多失意，

母亲难以走出曾经的失落，而贯穿

诗歌始末的拍着翅膀的天使，就在

情绪的缓缓释放中，显得突兀冒

失。这高高在上的天使，“等我们歌

颂忘却 / 而后用冰冷的翅膀拍打

我们的灵魂”。冷静的理性干涉着

人们独特的认知，忽略个性化的需

求，提倡放下包袱的忘却。这里似

乎隐喻着美国文化对族裔传统的

态度，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或传统

失落者的思想征服。诗歌最终句

为：“这些天使让我们背负压力失

去平衡。/这些可恶的天使骑在我

们头上。/这些天使，不断堕落，诱

惑我们/拖着我们，折磨并祈祷我

们入土。”诗人的情绪表达抵达高

潮，冷酷的现实生活和个人的历史

记忆发生冲突，正如阿莱克西曾说

过的，“最微小的痛苦 / 也能改变

世界”，他诗歌中不断反复的节奏、

有规律的语言和抑扬顿挫的句式，

都让痛感呼之欲出，这一诗意特征

存在于诗人的众多诗作中，它强调

这样一种洞见：“这些微小且巨大

的痛苦就是美国印第安人的现实，

也是21世纪世界的现状。”

从阿莱克西的诗意表达可见，

被外界赋予、期待，甚至强加的价

值是令人愤懑的，诗人坚持好的艺

术作品并不出自文化同化，而是来

自独特的文化语境。个人生活必然

有烦琐、平凡的部分，但它们毫不

阻碍诗意的想象和反思。他的诗歌

更关注对个人的理解和对特定细

节的揭示。何为美国印第安人和文

化？它绝不是人们心中旧有的理

解，也不是谁能典范代言的事物，

它的发展和变化超过了人们的想

象和理解。人们原来普遍理解或接

受的浪漫化概念，即对印第安部落

神话、传统和生活习俗等传奇和浪

漫处理，恰恰是阿莱克西竭力消解

和批判的。

诗人强调的真实就在平凡的

生活中，也在读者的理解中。阿莱

克西的诗歌从不给予答案或概念，

有些甚至是细节中延伸的问题，拖

曳人们走出接受和理解的藩篱。以

诗歌《自“动物寓言集”》为例，诗歌

一开始平淡无奇：“母亲寄给我一

张她和父亲的/黑白照片，大约摄

于/一九六八年，旁边还有两个印

第安男人。”此后的母子电话对话

稀疏平常：“‘这些印第安人是谁？’

我打电话/问她。/‘我不知道。’她

说。”母亲为何寄给他这样的照片，

更诧异的是，父母身边还有两个陌

生印第安男人。母亲的回答是“不

知道”，困惑进一步加深。儿子并没

有问母亲寄照片的原因，却转而以

具体的描述结束了全诗：“其中一

个陌生印第安男人正/指着天空。/

在他们上面，是一只鸟形状就像/

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在所有人心

头划过，没有答案。题目“自‘动物

寓言集’”再次出现在人们脑海，就

像毫无关联的细节。一位学者指

出，“阿莱克西反向运用了诗意陌

生化的策略，将陌生事物‘熟悉

化’，让美国本土裔文化变得熟悉

和集中”。诗中展现的一切都像是

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事情，但这些

熟悉的东西却让读者疑惑，揭示的

恰是我们从未有过的经历，这正是

一种反陌生化策略。

诗人不给予答案，问题就没了

着落，可由此延伸的意义或猜测却

在延宕。可能的猜测会无穷变幻，

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照片引发的

印第安男人的疑问，以及他们头顶

上问号鸟的怪异形状。再跳脱一

些，诗题中的“寓言集”本身就在揭

示一个象征体系，仿佛喻示着这个

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各有文化象

征标签的世界的荒诞不经、毫无逻

辑。诗意就在这样的推测和胡思乱

想中渐渐发生，我们仿佛也成了那

两个印第安人，最后只能指着天空

中的那只形状像问号的鸟儿，成了

无数疑问中必不可少的那一个。

读者逐渐认识到，能够入诗的

内容其实就在点滴的平凡中，而我

们常常将之忽略遗忘。诗意就是生

活磨砺中的领悟和想象。诗人并不

凌驾或超越读者，诗意的传达就是

平等的交流，愤懑质疑的表达源于

彼此的信任。阿莱克西始终保持幽

默、诙谐的态度，不哭诉着求可怜，

不放低姿态让人同情。他坚持自己

“局外人中的局外人”身份，不试图

代言、解释、界定文化，只是率直地

传达自己的理解和疑问。由此，我

们强烈体会到诗歌在人际关系和

力量转化中的意义，感受到诵读和

倾听之间的情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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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民族和人民在20世纪经历了无数

的磨难，国家也产生过多次的巨变，这一切

都影响了波兰人民命运的走向，也充分反映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波兰现代文学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复杂社会

原因和西方文学的影响，波兰诗歌也出现众

多艺术流派：从19世纪末产生的象征主义

和表现主义诗歌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

的斯卡曼德尔、未来派和先锋派，从五六十

年代末的当代派和新浪潮派到本世纪初出

现的“地铁里的诗”，绘制了一道绚丽多姿的

诗的彩虹。而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无产阶

级革命诗歌和反法西斯诗歌，在波兰国内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波兰现代诗歌选》中收录了78位波兰

诗人的340多首诗，都是波兰各流派代表诗

人的优秀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

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和切斯瓦夫·米沃什等

早已享有盛名的诗人，以及波兰20世纪无

产阶级革命诗歌流派的代表弗瓦迪斯瓦夫·

布罗涅夫斯基等。这些诗人虽然代表不同

的流派，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爱国

主义和民主主义，诗歌形式和内容都十分丰

富，不仅表现了作者们的思想境界，而且也

反映了他们对艺术创新的追求。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在《爱祖国的

话中》曾经深情表白：“祖国的土地呵！光明

的土地呵！我不是被拔倒的树，也不是被

拉断的线，我已经牢牢扎根在你的土地上，

这里每天都有我的骄傲和愤怒，有我的欢

乐和忧愁。”扬·布热赫瓦在《祖国的土地》

一诗中也说：“我吸吮着你的乳汁，你的乳

汁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我吸吮着你赖以活

命的乳汁，祖国的土地啊！是你给了我生

命。”切斯瓦夫·米沃什见到波兰美丽的自

然景色，也曾表示由衷的赞美：“翠绿的群

山向大河奔去，只有牧童在这里欢乐歌

舞。玫瑰花儿绽开了金色的花瓣，给这颗

童心带来了欢娱。”

但是人世间并不都充满阳光，在沙俄占

领者和贵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波兰，穷苦人

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莱奥波尔德·斯塔夫在

《秋雨》中写道：“这里还有一群流浪者，背负

着无穷的哀怨，在秋雨中踏上了无尽的征

途，缓缓前行，他们的眼里满含泪水，这是身

陷绝境的泪水。”上世纪20年代，波兰虽然

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波兰国内的阶级压迫依

然十分严重，尤利扬·杜维姆在《贫困》中也

反映了百姓的无尽苦难：“地窖里有人叫苦

连天，黑皮肤的人，瘦弱的人和他们的妻子，

他们瘦小的家犬也叫苦连天，这些人出来就

是一大群。/这就是，就是我们的贫困，他们

的孩子生下来，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波兰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后，遭受了从未

有过的巨大灾难。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在《警

报》一诗中写道：“我宣布，华沙放警报啦……我

听到那里有空袭，城市上空盘旋的是飞机，

是被毁的教堂。花园变成了坟地，变成了瓦

砾和废墟。”华沙的肖邦铜像被毁表现了法

西斯匪徒要毁灭的不仅是波兰，还有全人类

的文化遗产，但埃乌格纽什·日托米尔斯基

在《肖邦》中坚定地表示：“你倒下了，但你没

有死去，/这一切都是徒劳，都是幻想。大炮

不能把你吞噬，在帕维亚克，在奥斯维辛，你

的名字像洪钟一样的响亮……”弗瓦迪斯瓦

夫·布罗涅夫斯基《在圣十字街上处决》一诗

中，写一些波兰的爱国者被法西斯残酷地杀

害，充满了义愤和悲凉：“囚车呜呜地行驶，

送来了五花大绑的罪人，他们的嘴里塞着石

膏，不能说话，不能表达对祖国的爱，不能把

唾沫吐在刽子手的脸上。”诗人卡齐米日·帕

什科夫斯基战时曾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哭诉道：“我给你，

妈妈！写这封信，在奥斯维辛牢房的墙上

……我不能写我所要写的，因为这会使你泪

流满面。我知道你看得见我，你看见我在遭

受折磨……”后来诗人死在奥斯维辛集中

营，他这封诗体信因为写在奥斯维辛牢房的

墙上而被保存下来。

无论法西斯多么猖獗，波兰人民从来没

有停止过反法西斯战斗。诗人亚当·瓦日克

曾明确地表示：“牺牲者面对着鲜血染红的

华沙的城墙，问道：您将怎么为我报仇？我

们的回答是：以血还血。/当敌人来侵犯我

们的国土时，当敌人侮辱妇女和杀害儿童

时，您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的回答是：以

剑还剑。”艾米尔·捷奇茨的《游击队员之歌》

展示出波兰反法西斯斗争的全民性：“广阔

的国土是我们的家乡，钢铁的机关枪是我们

的母亲，兄弟，让我们站在一起，目标对准法

西斯强盗的心脏！”弗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

斯基在二战期间曾旅居国外，参加过反法西

斯战斗，他在1943年写的《我在那里有什么

牵挂》一诗中，也表现了誓为祖国的解放战

斗到底的精神：“……我要拯救我儿时就深

爱着的这片土地，/我们要向世界宣布，只有

波兰值得我为之付出，只要我有一双坚实的

草鞋，只要我有一挺机枪。”扬·什恰维耶伊

即使在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和残酷的岁月里，

也相信正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充满乐观主

义情调地写道：“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

世界，一个辽阔、美丽、富饶的世界，我们的

生活充满了伟大的创造精神，展示了引以自

豪的宏愿。”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

年，重读这些真实揭露了法西斯罪恶，又表

现了不畏强暴、维护正义、追求自由和解放

的波兰诗篇，仍然令人震撼。

波兰现代诗歌：歌咏对祖国和自由之爱
□□张振辉张振辉

“雨果之家”在法国有多处，汝拉山边贝

桑松市通衢街上140号有“雨果故居”；流亡

岁月里，他在芒什海峡英属格尼塞岛上寓居

的“高城之家”已被辟为纪念博物馆；巴黎孚

日广场的“维克多·雨果之家”，系巴黎市重要

文艺博物馆之一。但位于法国京城近郊彼埃

弗尔山谷的“岩石堡”雨果故居却鲜为人知。

19世纪30年代初，雨果夫妇曾在“岩石

堡”居住。古堡旁一棵现已枯萎的大树上的

树洞就是雨果跟隐居附近的情人朱丽叶·德

鲁埃交换情书的“信箱”。诗人对幽静古堡的

这段生活十分眷恋，写下“秋叶诗集”，在《彼

埃弗尔》一首里抒怀：“花儿转瞬凋谢，却在这

里常开。/灵魂在这里凝神、谛听、憧憬、欣

喜，/为狭隘无序的尘世叹息。”

这座博物馆全名为“维克多·雨果文学

馆”，系由日本文化人士池田大作于1991年

资助建立，其活动宗旨是以雨果的文学创作生涯为辐射中心，展

现欧洲文学大观，用文本研究来显示从13世纪到20世纪的但丁、

拉伯雷、蒙田、帕斯卡尔、莎士比亚、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拉马

丁，乃至罗曼·罗兰和法朗士等名家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

1512年但丁《神曲》最早版本是“雨果之家”的“镇馆之宝”。

“雨果文学馆”陈列着25年来收集的雨果《悲惨世界》等小说

原稿、插图和多幅抽象画。馆内收藏的《悲惨世界》原稿包括两个

部分，一是雨果构思小说时写在报纸空白处的草稿片段，二是书

成后交给出版社印制的校样，弥足珍贵，2000年5月30日被法国

列为历史文物“国宝”。除此之外，还有雨果与巴黎文学艺术名流

频繁往来的文献记录。

首先有“欢喜冤家”大仲马。他俩一度因为“《辩论报》事件”

发生冲突，但自从受雨果实际影响的《辩论报》连载了《基督山伯

爵》，二人和好如初。雨果肯定大仲马是在法国和欧洲传播人文

主义理想、捍卫民主与人权的勇敢斗士，撰文称颂他：“我们这个

世纪里，大仲马在民众中的威望，无人可以超越。”

乔治·桑也是雨果的密友。“雨果文学馆”保存着雨果写给这

位法兰西文坛才女的第一封书信及多年的通讯，直至雨果为乔

治·桑写下悼词。诗人这样评价女小说家：“在这个以终结法国大

革命为规律的纪元，开始了一场人道革命，男女性别平等成为人

类平等的组成部分。为此，一位杰出女性是必不可少的。”

特别引人注目的，当数他与音乐家艾克托尔·柏辽兹一道，共

同为浪漫主义运动推波助澜。“雨果文学馆”举办过专门活动，展

示雨果《艾赫那尼》剧本手稿和特地从音乐家故乡圣安德烈坡“柏

辽兹纪念馆”借来的《幻想交响乐》原谱。雨果在1830年敲响“艾

赫那尼之役”战鼓，柏辽兹则于同年12月在巴黎音乐院演奏了《幻

想交响乐》。文坛与乐坛此呼彼应，为浪漫主义讴歌，推动新潮。

柏辽兹早就仰慕雨果的才华，为其诗篇谱曲，然二人从未谋

过面。柏氏在罗马读到《巴黎圣母院》，随即写信给作者盛赞。柏

辽兹从意大利归国首次举行音乐会时，雨果同帕格尼尼和大仲马

等前去捧场。此后，柏辽兹与雨果互通书信，并常在岩石堡晤面。

1831年，小说《巴黎圣母院》问世，罗西尼等诸多音乐家都想

将它改编成歌剧，但皆未获作者授权。出于对贝尔坦的友谊，雨

果把改编权给了对方颇有音乐天分的女儿路易丝，并为她撰写歌

剧脚本，以原著中吉卜赛女郎为主人公，取名《艾丝美拉达》。路

易丝完成歌剧总谱后，贝尔坦又请柏辽兹帮助配器，并亲自指导

排练。有雨果和柏辽兹合力支持，《艾丝美拉达》一剧于1830年

11月14日在巴黎大歌剧院公演。不料演出中途突然遭遇哄场，

致使贝尔坦父女艺术梦破。据说，从中作祟的竟是大仲马，他因

为贝尔坦的《辩论报》载文污辱过自己而伺机报复。

两年后，柏辽兹的歌剧《贝文努托·切里尼》上演，莫名遭到空

前冷遇。这时，最能理解柏辽兹作品内涵的雨果写信支持朋友，

鼓励他说：“您从事的是一项美好而高贵的事业。我听到的全部

乐声，现时仍然萦绕在耳边。歌唱对您来说是‘与生俱来’。让那

些来到世上就为了嚷叫的人去叫嚷吧！音乐大师，拿出勇气来！

神明在衡量人肩上的重负。精神高尚者往往会遇到巨大挫折。

但切莫忘记，人们的责任，就在于克服障碍”。

这封声援信被收入《柏辽兹通信集》，现珍藏在“雨果文学馆”

里。它让人看到诗人雨果作为乐坛“伯乐”，给了身处逆境的柏辽

兹莫大鼓舞。后来，雨果还请柏辽兹为他的历史剧《玛丽·都铎》

里的人物谱写《法比亚诺之歌》。柏辽兹还主动为雨果诗篇《浴女

萨拉》谱曲，多次在音乐会上演奏，表达他对雨果才华的景仰。

不过，柏辽兹与贝尔坦家族一样，在法国政治变迁中通常采

取保王党人的传统立场，在对待1848年革命和拿破仑三世1851

年政变的态度上，难免与转而拥护共和的雨果产生歧见，二人渐

渐疏远。尽管如此，雨果还是始终不渝地在朋友需要时伸出援

手，干预保住了柏辽兹在巴黎音乐学院图书馆的职位。

雨果因抨击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被迫流亡国外，1870年才

重返法国。雨果归来时，柏辽兹已逝世一年多。今天，岩石堡还

竖立着一块雨果诗碑，上面镌刻着《奥林匹欧的哀伤》：“现在，他

人要重走我们的来路，/他人要来到我们的宿土。/我们两颗灵

魂初始的幻梦，/他人承继，难觅成处。/因为，出类拔萃，或恶贯

满盈，/尘世无人能至终极。/吾辈在同一梦乡醒来，一切始于足

下，万物化归异境……”雨果诗中所谓的“异境”，想必正是柏辽

兹——一个19世纪浪漫派向往的艺术世界。

谢尔曼谢尔曼··阿莱克西阿莱克西：：何谓诗意何谓诗意
□张 琼

雨果《悲惨世界》手稿

雨果的绘画作品

谢尔曼·阿莱克西

《保留地蓝调》英文版

《战舞》英文版


